【亲情无限】

写给子衿的第五封信

（一院何欢，2015年9月3日）

三个月的见习生活结束后，我与子衿（子衿是我的表妹，她妈妈是我姑姑）及家人在成都相会。此一程有许多话要讲，便迫不及待地写入了给子衿的第五封信。

信的全文如下： 

亲爱的子衿：

这是姐姐写给你的第五封信。
青山不老，为雪白头。两岁五个月的时候，你在苍翠无边的青城山，腮边挂着几滴沾了雨的笑，山野的琴丝竹们便唰唰地应和起来了。这和声带着婉转的尾音，似绝未绝，仿佛竹林里的舌切雀，本是如此凄悲，自太宰治笔下流出，却添了些许多情的意味。
你也如雀儿一样多情罢。看到成群的锦鲤穿梭游动，一定要趴到岸边，痴痴地瞧上半晌才肯走；大熊猫绕着圈地散步，偶尔望了你一眼，你欣喜地简直要跳起来；熊猫宝宝排排坐，大大的眼睛像浆果，你也是其中一个罢。只是你并不任性，大地上的窗子一格格，比被宠坏的顾城珠规玉矩得多。甚至有时，不太像个孩子。
今日举国同庆，寰宇皆明，许多曾着军装而今步履蹒跚的老爷爷们，怀着同样一颗揪了七十载的赤子心，望着1.2万新世纪军人和精制了千万倍的武装，笑着笑着，都皱了。当初那个说着“飞两遍”的人，我相信，他漆黑的眼睛永远看得到光明，看得到如今的我们，活在多么壮阔的河山里。子衿，要记住你妈妈说的那句话：我要好好活着。
活着其实是一件有点辛苦的事。偶尔也会苦到极处。说到这里，福贵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，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。”你不知道往后的日子会经历什么，就像姐姐也不清楚，眼前的路是否依旧如环无端，终而复始。不一定每条路都有尽头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天生幸运。未来的一切，只能靠自己。此时的窗外有点阴郁，猫也懒怠地蜷在地板上。雨是云的尸体，在碰撞中死去，却不敢如荆棘鸟一般放声歌唱，恐惊天上人，只好轻轻地落下来，埋葬人间。
显基中纳言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有一愿望，以无罪之身观赏流放地的月亮。”赏月观星本是常事，而若是被流放时赏月，所赏的可能是月形的故土吧？妙便妙在无罪之身。抛却外事外物的羁绊，其实那月那人，只是心底的影子，比聂隐娘还要孤独。青鸾舞镜，一个人，没有同类。
但孤独毕竟是好的。说到底世事如此。姐姐怕你孤独，又愿你孤独。那一次奶奶不慎的摔跌，在旁独自看到却无力扶持的你，心里想的是什么？人不知，怎敢知。只愿你明白，最亲的人也会受伤，而许多时候，我们无能为力。
一生中无能为力的事，太多了。姐姐每一次收拾屋子，都能翻出许多回忆，从前我会捡起，如今愈发懒怠了。往事已成前尘，徒留青冢向黄昏，这冢，不扫也罢。
那天在工部草堂，望过磨漆壁画上跌宕繁复的一生，怔怔的，就哭了。凝缩在臂肘间的描摹，是一个人用拂过疮痍的眼，悯于尘世的心，登高而临咏，伏枕以抒怀，字字血泪，方寸始成。子衿，愿你望着这不乏恶意的世界，心向良善，不失悲悯。
不可见，了了见了了了然。好是好，怎奈乾坤转。

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烟儿姐姐
2015年9月3日傍晚 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5年9月9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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